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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绘本及绘本读者的深刻解读是成功开展绘本翻译的前提和保障。文体意识有助于译者把握绘本

儿童文学多模态表达的本质特征，读者意识能指引译者始终围绕 “服务儿童”展开翻译实践。唯有兼具

文体意识与读者意识这两个核心翻译意识，绘本译者才能在实践中回答清楚 “译什么？”和 “为谁而

译？”的问题，才能为读者提供上佳的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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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有了长足的
发展，绘本阅读日益盛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日益

扩大，中西文化交流日益繁盛，国外绘本佳作翻译

引进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有统计显示，“在我国

的儿童绘本市场中，引进版绘本的数量远多于原创

版绘本，占市场份额的９０％”［１］。然而同时也有研
究者指出：“虽然绘本的引进和翻译如火如荼，但

是翻译质量却令人担忧。”［２］

造成绘本翻译质量良莠不齐的因素有很多，大

致可以概括为外部和内部因素两大类。从外部因素

看，出版社急功近利、商业翻译团队合作失效导致

的低质翻译不在少数。 “有的出版社为了降低成

本，将编辑部内部成员临时组建翻译团队来翻译，

有些绘本作品，连译者名字也直接省略掉，其翻译

质量可想而知。”［３］然而，与外部因素相较，绘本

翻译实践上的核心问题还是出在绘本译者身上。面

对绘本这个看似 “小儿科”的翻译新领域，不少

译者主观上轻视大意，客观上经验欠缺，导致了翻

译实践中的错讹百出。所幸，绘本译者素养不足、

技巧匮乏的情形业已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注意，他

们纷纷尝试运用译介学、目的论、接受美学、符号

学等理论来探讨绘本翻译的策略及技巧。诚然，提

高绘本翻译质量，探讨具体的绘本翻译技巧确实必

不可少，但澄清绘本译者的核心翻译意识似乎更应



首当其冲。然而，在以往及当下的研究中，这方面

的探讨几近阙如。

二、绘本译者必备的核心翻译意识

任何翻译技巧的使用都离不开特定翻译策略的

指导，而任何翻译策略的选择却都是译者翻译意识

的外化与体现。翻译意识 “是翻译思维的主要表

征，是翻译能力得以形成的前提与基础。”［４］翻译

意识先于翻译策略技巧而存在，贯穿翻译工作始

终，对翻译实践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翻

译理论研究者曾提出专业翻译人才需要具备差异意

识、语篇意识、文本类型及信息凸显意识、职业道

德意识等翻译意识。其实，翻译实践过程所涉及的

诸多要素皆可以被视为某种翻译意识，如文体意

识、语境意识、修辞意识、标点意识、读者意识、

文化意识、作者意识、规范意识等等。然而，具体

到文体特殊、读者特定的绘本而言，对其开展的实

践表明在绘本译者所应具备的诸多工作意识中，文

体意识和读者意识尤为重要，是绘本译者必备的两

大核心翻译意识。

（一）文体意识

翻译中的文体意识是指 “译者面对具体的文

本时，对其在表达上显示出来的文体特征的识别、

理解、分析、判断、翻译选择与实现。”［５］对绘本

翻译而言，译者必须识别理解待译绘本的文体特

征，分析判断这些文体特征将会对翻译提出哪些要

求，选择与实现符合绘本文体特征的策略与技巧。

显然，绘本译者只有对绘本的文体特征展开深入的

了解，才能具备较强的文体意识，才能译出 “得

体”的绘本。具体而言，就是绘本译者需要对绘

本如下两个文体特征有精准的把握。

１绘本长于 “图文交织”

绘本是一种熔语言与图画为一炉的独特文学样

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绘本概念涵盖了成

人绘本，而本文所探讨的是狭义的绘本，即以儿童

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儿童绘本。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

内，绘本亦被称为 “图画书”。有研究者偏好使用

源于日语 “えほん”的 “绘本”，也有的则习惯于

使用取自英语 “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的 “图画书”。这两

种称谓其实是同出而异名，本质上指的是同一种图

文并茂的儿童文学样式。从名称简雅的角度考虑，

本文选择采用 “绘本”这一称谓展开论述。此外，

绘本通常被分为故事类绘本和知识类绘本两大类，

而本文着重谈的绘本属于故事类绘本的范畴。

彭毅认为绘本是一种 “通过图像与文字这两

种媒介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交织、互动来诉说故事

的一门艺术。”［６］也有研究者认为： “绘本以图像、

文字以及颜色协同作用，共同讲述故事……具有典

型的多模态特征。”［７］这些论述都提及了绘本图文

兼备且互相映衬的重要文体特征。文体意识不强的

译者可能会觉得这一特征并无甚需要特别注意的地

方，绘本中的图和传统的文学文本中的插图并无二

致，对绘本的翻译并无影响，因而专注绘本中的文

字自然就能译好绘本。殊不知这种绘本文体意识缺

失的态度会直接导致翻译失误。

在美国著名绘本作家苏斯博士的 ＨｏｒｔｏｎＨｅａｒｓ
ＡＷｈｏ！里有这么一段文字：

“ＴｈｅＭａｙｏｒｇｒａｂｂｅｄａｔｏｍｔｏｍＨｅｓｔａｒ
ｔｅｄｔｏｓｍａｃｋｉｔ

Ａｎｄ，ａｌｌｏｖｅｒＷｈｏｖｉｌｌｅ，ｔｈｅｙｗｈｏｏｐｅｄ
ｕｐａｒａｃｋｅｔ

Ｔｈｅｙｒａｔｔｌｅｄｔｉｎｋｅｔｔｌｅｓ！Ｔｈｅｙｂｅａｔｏｎ
ｂｒａｓｓｐａｎｓ，

Ｏｎｇａｒｂａｇｅｐａｉｌｔｏｐｓａｎｄｏｌｄ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ｙ
ｃａｎｓ！

Ｔｈｅｙ ｂｌｅｗ ｏｎ ｂａｚｏｏｋａ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ｓ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ｔｏｏｔｓ

Ｏｎｃｌａｒｉｎｅｔｓ，ｏｏｍｐａｈｓａｎｄｂｏｏｍｐａｈｓ
ａｎｄｆｌｕｔｅｓ！”
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出版的译本

《霍顿听见了呼呼的声音》里，译者苗卉将这段话

译为：“镇长抓起一个手鼓，开始敲打。整个呼呼

镇一片沸腾，他们敲打着锡壶，铜盘，还有垃圾桶

盖和旧果酱罐！他们吹响火箭筒，用竖笛、长笛、

单簧管、黑管，吹奏出巨大的嘟嘟声。”［８］

乍一看，这段话译的没什么问题。但仔细再

看，却有诸多不妥之处。这其中，有标点使用的问

题，有韵文生硬译成散文的问题，但最让人啼笑皆

非的是由于缺乏绘本文体意识而犯的低级错误：

“ｂａｚｏｏｋａｓ”被错译成了 “火箭筒”。“ｂａｚｏｏｋａ”虽
确有 “火箭筒”的意思，但在此处却是 “长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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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子”的意思。结合绘本内容可知，呼呼镇的居

民们为了引起外界的注意，操持摆弄各种器具，制

造声响。火箭筒引发虽然可以发出声响，但明显不

能 “吹响”，更何况 “火箭筒”和下文中的竖笛、

长笛等乐器风马牛不相及。

若译者稍具文体意识，在翻译时哪怕只是瞟一

眼这段话出现处页面上的图画，就很可能避免闹出

“火箭筒”式的笑话。因为图上清楚地画着呼呼镇

的居民们鼓着腮帮子吹着的是各色长号，并非什么

“火箭筒”。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个译本后来多次

印刷，但译文中的错误却一直未能得到译者和编辑

的纠正。

在传统文学文本中，偶尔也会看见一些插图，

但将那些插图去掉丝毫不影响读者对文字的理解。

译者翻译这类文本时只看文字不看插图没有丝毫问

题。然而与传统文学文本不同，绘本文本呈现出了

多模态化。线条、色彩、图像有机地参与到了文本

叙事中来，与文字互相映衬激荡。这一文体特征使

得绘本与传统的文学文本区别开来。因此，译者在

翻译绘本时只看文字稿而不顾图画的做法显然不

可取。

在２０１０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苏斯博士名作
《绒毛树》一书中，故事开篇处有个单词 “ｌｉｆｔ”颇
不好译。这个词出现在绘本图画里的路牌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ＬｉｆｔｅｄＬｏｒａｘ”上。译者馨月对 “ｌｉｆｔ”进行
了灵活的处理，将 “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ＬｉｆｔｅｄＬｏｒａｘ”译
为 “有条路叫做 ‘一去不返的罗老头儿’”［９］乍看

上去，这个翻译有些奇怪。“ｌｉｆｔ”是个多意词，译
者为什么不取其 “上升”或 “抬高”之意而将其

处理成 “一去不返”呢？绘本快要结尾处的一张

图给出了答案。在这张图上，黄胡子小身板儿的森

林精灵罗老头儿用手提着自己的裤腰，穿过云层，

飞驰而去。译者馨月将配合那个场景出现的英语表

达 “Ｈｅｌｉｆｔ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ｂｙｔｈｅｓｅａｔｏｆｈｉｓｐａｎｔｓ……ａｎｄ
ｔｏｏｋｌｅａｖｅｏｆｔｈｉｓｐｌａｃｅ”译为：他把裤子的后裆向
上一拎……一下子飞离而去。显然，译者对绘本里

精灵罗老头提衣纵身飞去的图片有过关注与分析，

并结合前后文才将故事开头的 “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ｏｆＬｉｆｔｅｄ
Ｌｏｒａｘ”译为了 “有条路叫做 ‘一去不返的罗老头

儿’”。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绘本译者若

是具备相当的文体意识，且能看图作译，那么在翻

译实践中必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２绘本寻求 “心声共鸣”

如果说图文交织是绘本的显性文体特征，那么

寻求 “心声共鸣”则是绘本的隐性文体特征。绘

本的多模态化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字之外的视觉表

达，也常常表现在读者听觉与交际诉求的呈现上。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好的绘本不仅能激起某个读

者与文本内某个角色在心理及情感上的共鸣，也常

常能引发一个读者与其他读者之间的共鸣。而这种

对内对外的共鸣往往要通过 “声”来连接实现。

儿童在阅读绘本时，常常会有以手指字 “读

出来”的习惯。还有的小读者甚至还有一边读一

边手舞足蹈 “表演”给人看的习惯。在一项针对

绘本阅读行为特征的问卷调查中，研究者发现有许

多读者 “会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对由图像、文

字、色彩等模态相结合的绘本进行理解，然后借助

手势、声音等手段绘声绘色地叙述绘本的故事情

节，甚至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表演，在无形中

融入了绘本的故事情节，随着主人公的情感变化而

变化，丰富了自身的情感体验……”［１０］

鉴于绘本拥有的这种服务于听觉、暗含交际性

指向的文体特征，国外学者指出 “译者在翻译中

不得不考虑语调、语气、停顿、压力、节奏、持续

时间等要素……”［１１］这其实是在提醒译者在翻译实

践中要探索更适合口语表达交际的译文，以期满足

绘本朗读甚至表演的需求。

苏斯博士是美国著名绘本作家，其作品因趣味

盎然且读来朗朗上口而深受各国读者喜爱。大量采

用韵文是苏斯博士诸多绘本的一大特征，然而这一

特征却常被不少译者所忽视。前文提及的 《霍顿

听见了呼呼的声音》就直接无视了苏斯博士原作

里的 “韵文体”，将绘本故事诗体译成了寡淡的散

文体，故事的大概意思转译虽然还差强人意，但严

重牺牲了原著音韵层面的风采，使得原作耐咂摸、

易诵读、听觉体验好的特色大打折扣。

《霍顿听见了呼呼的声音》只是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出版的苏斯博士系列绘本中的一
本。在这个系列中，包括 《史尼奇及其他故事》

在内的所有绘本都简单采取了 “消韵化”译法。

这种译法固然省去了译者不少斟词酌句、寻音找韵

的麻烦，但确也剥夺了读者朗读的乐趣，打消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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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讲述甚至表演的欲望。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译者都爱偷懒。也有绘本

文体意识较强的译者捕捉到了绘本暗含的诉求，在

满足读者听觉和交际需求上颇下了一番功夫。２０１０
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 “苏斯博士最经典童书系列”

所有１５本绘本均采用了 “韵文化”的译法，充分

尊重了原著的文体特征。

例如，在 《戴高帽子的猫》中，译者译道：

我和萨莉眼睁睁看着他们跑过走廊／眼看着两个小
家伙的风筝在墙上胡碰乱撞／霹雳啪啦，乒乒乓乓／
走廊的墙上一通声响……［１２］显然，这种在句中及

句末反复使用爆破音［ｐ］来行韵的翻译读来颇是朗
朗上口，要远胜声音效果上寡淡无味的散文式翻

译。这种翻译不仅适合读者和自己 “心声共鸣”

着朗诵，也适合大声 “他心共鸣”着讲述或表演

给他人听。

苏斯博士是位语言大师，在他的绘本里 “造

出了”许多略显古怪但趣味盎然的新词。这些字

典里查不到的新词自然给译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但译者馨月迎难而上，从容给出了不少 “妙译”。

在 《去太阳城真是好麻烦》［１３］中，拗口的 “Ｇｅｎｅｒ
ａｌＧｅｎｇｈｉｓＫａｈｎＳｃｈｍｉｔｚｔｈｅＰｅｒｉｌｏｕｓ”被译为 “嘁哩

喀喳噼里啪啦将军”，而 “ＰｏｏｚｅｒｏｆＰｏｍｐｅｌｍｏｏｓｅ
Ｐａｓｓ”则被处理成 “乒乒乓乓关口的呲牙咧嘴

兽”。双声叠韵又化繁为简，这种归化式的翻译既

不拘泥于原著又能传递出原著丰富的音韵及风趣的

味道，必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必定能满足读者

诵读出声的阅读需求。

（二）读者意识

绘本的翻译实践离不开搞清楚两个问题：绘本

是什么？为谁翻译绘本？具备了文体意识，译者就

回答了前一个问题，而要回答后一个，译者却需要

具备另一个核心意识———读者意识。

儿童绘本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样式。不管是

知识类或者故事类绘本，它们所瞄准的读者群体相

较普通文学文本要精准的多。虽然各类绘本也被不

少成人读者所喜爱，但 “绘本作为儿童的一种专

属读物，它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学龄前后的儿童。这

一阶段的儿童思维方法和世界观与成人有着很大的

不同，有自己的阅读喜好和审美情趣。”［１４］

绘本读者异于成人的读者特征呼唤译者必须具

备较强的 “读者意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将

尊重儿童世界观和审美观贯彻落实到每一个翻译环

节中去。从语体风格选择、段落句子结构搭建到字

词斟酌选用，译者都要围绕 “以儿童为中心”来

开展翻译实践。但作为成人，译者往往很容易被成

人思维的惯性牵引偏离了服务儿童的初心。

前文提及的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出版
的苏斯博士系列绘本译本就提供了不少反面的例子。

这个系列绘本的译者都对苏斯博士儿歌韵文式的文

体特征视而不见，将诗歌体简单地译成了散文体。

很明显，这种在译文的宏观处理上忽略了儿童读者

音韵需求的做法即是绘本译者读者意识缺失的表现。

而在绘本翻译中观处理层面，读者意识的缺失

也会带来结构欧化、翻译机械等问题。例如，在

２００７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 《如果我来

经营马戏团》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鹿群表演

马戏的场景：

Ｅｖｅｒｙｄｅｅｒｊｕｍｐ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ｏｒｎｓｏｆａｎｏｔｈ
ｅｒｐｅｌｌｍｅｌｌ

Ｗｈｉｌｅｈｉｓｈｏｒｎｓａｒｅｊｕｍｐ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ｔｔｈｅ
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ｓｗｅｌｌ

Ｂｙａｄｅｅｒｗｈｏｓｅｈｏｒｎｓａｌｓｏａｒｅｂｅｉｎｇ
ｊｕｍｐ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ｈｏ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ｈｉｓ ｈｏｒｎｓ
ｊｕｍｐ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ｏｏ．

ＷｈｉｃｈＩｍｓｕｒｅＴｒａｉｎｅｒＳｎｅｅｌｏｃｋｃａｎｔｒａｉｎ
ｔｈｅｍｔｏｄｏ［１５］

译者薛振斌提供的译文为：

每只鹿都从另一只鹿的鹿角之间蹦过去，

同时又有别的鹿又从他的鹿角之间蹦过，而那

只从他的鹿角之间蹦过去的鹿的鹿角之间还有

别的鹿跳过。我相信驯兽师斯尼洛克能训练他

们做到这一点。

显然，这种翻译虽然大概传递出了原著的文字

意思，但在句子结构上太过欧化。尤其是 “而那

只从他的鹿角之间蹦过去的鹿的鹿角之间还有别的

鹿跳过”的译文太过冗长，让人望而生畏，读来

无味，其欧化的表述风格很容易引起儿童读者的不

解和反感。如果我们翻译的时候能更多地考虑一下

儿童读者们的阅读体验，或许我们可以更精细地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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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下句子结构，将上面的译文调整如下：

每只鹿都在另一只鹿的两角之间蹦跳，

同时又有别的鹿跳跃着穿过他的双角。

这样的情形正在所有的鹿角之间上演，

斯尼洛克他肯定能训练大伙做到这点。

读者意识不仅要求绘本译者必须把握好宏观风

格和中观句子结构，更要求在每一个细小字眼的斟

酌上都能体现服务儿童的目标。因为译者是成人，

在翻译绘本时一不小心就会不自觉地回到成人的

思维。

在２００７年南海出版社出版的 《爱心树》一书

中，有这么一段话——— “Ａｎｄｗｈｅｎｈｅｃａｍｅｂａｃｋ，
ｔｈｅｔｒｅｅｗａｓｓｏｈａｐｐｙ，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ｈａｒｄｌｙｓｐｅａｋ
“Ｃｏｍｅ，ｂｏｙ，”ｓｈｅｗｈｉｓｐｅｒｅｄ， “Ｃｏｍｅａｎｄｐｌａｙ”
译者傅惟慈译道：当他终于又回来的时候，大树非

常高兴。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来吧，孩子，”

她声音喑哑地说， “来和我玩玩吧！”［１６］这里译者

将 “ｗｈｉｓｐｅｒ”处理成 “声音喑哑地说”，乍看比较

文雅但其实颇为不妥。说不妥是因为 “喑哑”有

失音、缄默略带贬义的意思，与文中大树高兴的状

态不匹配。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喑哑 （ｙīｎｙā）
在汉语里属于生僻词汇，与绘本整体明白晓畅的叙

事风格相去甚远，不易于儿童读者理解，与儿童为

本位的审美原则相违背。

值得一提的是，绘本虽然是为儿童创作的，但

不少父母亲属和绘本研究者等成人也是潜在的绘本

读者。他们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也极有可能参与到绘

本的阅读之中来，并会对绘本译本的选择和阅读产

生重要影响。但限于篇幅，本文暂不针对此类特殊

的读者展开讨论。

虽然绘本的文字容量较之普通文学文本的容量

要小得多，但绘本译者所要面对的挑战却并不小。

绘本翻译是一项系统工程，成熟的译者会在充分把

握识别、理解分析绘本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开展翻译

实践。而且他们的翻译实践会从宏观、中观和微观

三个层面尽力满足绘本特定读者的认知和审美需

求。唯有如此，唯有兼具了较强的文体意识和读者

意识，译者才能摆脱传统翻译语际翻译视角的局

限，实现绘本多模态文本的成功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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